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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跨界民族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伊朗作为多民族国家，

其边疆地区主要由跨界民族组成。这不仅增加伊朗国内民族关系的复杂性，还影响

伊朗与周边国家关系。基于此，本文以伊朗第二大民族阿塞拜疆族为研究对象，探究

伊朗阿塞拜疆族如何成为伊朗周边外交的重要考量，进而探析伊朗如何构建与周边

国家的关系。研究发现，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具有多重身份认同，并能产生地缘政治影

响。对内，伊朗淡化阿塞拜疆人的族群认同，以共同的什叶派信仰为基础强化宗教文

化认同，以睦邻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对外，伊朗奉行务实的平衡外交以防止敌对国家

的分化政策与楔子战略。伊朗的这些举措一方面化解了国内阿塞拜疆人的不满，另

一方面为伊朗构建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保障周边安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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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是一种因身份认同的差异性解释而产生的现代群

体性政治观念以及行动。身份政治既体现在某个群体的特殊身份叙事建构以及

叙事表达的过程中，又体现在这一群体在政治生活中通过某些行动对其特殊身

份叙事进行捍卫的行为中。因此，它既是叙事性的，也是行为性的。目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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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界对身份政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尤其是在西方自

由民主制度语境下，学界主要讨论身份政治对国家内部安全的影响。事实上，在

新兴发展中国家，身份政治也会产生一定的外溢效果。例如在中东地区，其民族

具有多样性，民族关系具有复杂性。在历史的延续与创新中，该地区逐渐形成特

有的民族格局。该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不仅丰富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还使

得地区国际关系更具联动性。特别自中东剧变后，中东国家多重思潮与复杂身

份相互交织，对国家主权和地区安全带来极大影响与挑战。①

跨界民族的族群身份认同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发

展，也可能对国家内政外交带来不利影响。对国家内部而言，族群意识若调控不

当，不仅影响着国家内部民族和睦及社会稳定，往往也会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关

键性因素。② 当跨界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冲突时，其引起的族群分离主

义倾向与独立运动更加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若跨界民族向别国同胞寻

求支持，必定会牵扯他国利益，引发住在国担忧，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

伊朗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阿塞拜疆人③是伊朗第二大民族，大约占

全国人口的 25%，在伊朗占有重要地位。④ 与伊朗接壤的北部邻国阿塞拜疆的主

体民族为阿塞拜疆人。两国的阿塞拜疆人同根同源，属于跨界民族。⑤ 阿塞拜疆

人在民族文化上的普遍性使其扮演一种天然的、原生的“润滑剂”角色，⑥使得伊

朗和阿塞拜疆成为形亲之国。两国不仅在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上有着重要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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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志超: 《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中东剧变以来的地区政治发展》，《西亚非洲》2020 年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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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阿塞拜疆人主要聚集在伊朗阿尔达比勒省、东阿塞拜疆以及与阿塞拜疆接壤的西阿塞拜疆等西

北各省，同时在这些省的邻近各省和首都德黑兰也有大量阿塞拜疆人。参见哈全安: 《伊朗通史》，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 2020 年版，前言第 6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伊朗概况》，http: / / ir． mofcom． gov． cn /arti-
cle /ddgk /201809 /20180902787490． shtml。

跨界民族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特征，一是原生形态民族本身为政治疆界所分隔，二是该民族的传统聚
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割。它融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属性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属性于一身，是十分独特的一种民
族形态。参见葛公尚: 《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民族研究》1999 年第 6 期，第 1 ～ 5 页。有关跨界民
族类型的分析，参见王军、黄鹏: 《跨界民族的安全问题———类型、成因与限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5
期，第 83 ～ 84 页。

李元元: 《第二届跨界民族与周边国家关系论坛综述》，《中国周边外交研究》2018 年第 1 辑，第 261 页。



在现实生活中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尤其是民间交往频繁密切。但是，作为跨界民族

的阿塞拜疆人也可能成为两国矛盾爆发点，成为影响伊朗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伊朗阿塞拜疆人为研究对象，从身份认同变化的角度探析伊朗阿塞

拜疆人作为跨界民族对伊朗与邻国关系和伊朗周边外交政策的影响，考察作为

多民族国家的伊朗，如何在周边外交中妥善处理敏感的跨界民族问题。①

二、伊朗阿塞拜疆人的身份构建

阿塞拜疆人是伊朗北部高加索山脉中一个古老的民族，②其命运跌宕起伏。

波斯帝国在与俄国的两次战争中( 1804 ～ 1813，1826 ～ 1828) 战败后，两大帝国分

别在 1813 年和 1828 年签署和平条约。条约规定阿塞拜疆地区的阿拉克斯河

( Araxes) 以南地区( 今伊朗) 继续归属于卡扎尔王朝，俄国则拥有阿拉克斯河以

北地区( 今阿塞拜疆共和国) 。自此，阿塞拜疆民族被一分为二，直至今日。

被分割的阿塞拜疆人尽管属于同一族群，但受不同政权下的意识形态影响，

已产生不同心态并衍生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和自我身份认同。伊朗的阿塞拜疆人

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③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什叶派宗教信仰替代巴列维时期

的波斯民族主义，上升为伊朗集体认同的首要部分。这巩固了伊朗阿塞拜疆人

的国家认同，使其更加伊朗化。阿塞拜疆共和国( 下文统称为阿塞拜疆) 的阿塞

拜疆人同样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④但受苏联世俗主义影响，宗教已成为公民的

个人信仰，并未上升为国家意志。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更加世俗化。⑤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伊朗的阿塞拜疆人主要形成了三重身份认同，即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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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伊朗周边外交系指伊朗政府基于地缘临近性与邻国开展的政治、经贸、文化与安全合作。
参见 Donald N． Wilber，Iran，Past and Present: 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Ｒepublic，Princeton: 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1975; Samih K． Farsoun and Mehrdad Mashayekhi，Ira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Islamic Ｒepublic，
New York: Ｒoutledge，1992; L． P． Elwell-Sutton，Modern Iran，New York: Ｒoutledge，1992．

Hussein D． Hassan，“Iran: Ethnic and Ｒeligious Minorities，”pdf，p． 3．
阿塞拜疆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伊朗。
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应将阿塞拜疆人的身份定义为“拥有共同语言和历史的两个实体”。参见Mostafa Khalil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thnic Identity among Azerbaijani Speakers in the Islamic Ｒepublic of Iran and the Ｒepublic of Azer-
baijan，”https: / /www． apu． ac． jp / rcaps /uploads / fckeditor /publications / journal /ＲJAPS34_14_Khalili． pdf。



认同、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 见图 1) 。这三重身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伊朗产生

不同的影响。

图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伊朗阿塞拜疆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一)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教派认同

宗教为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族群提供了一种自我存在感缺失的补偿机制。

少数族群作为国家中的“少数”与主体民族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等

方面具有相对异质性，容易产生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会导致少数族群自我存在

感的减弱。而宗教可以将人们连接起来并增强自我存在感。

经由多个世纪发展，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社会逐渐壮大并在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得到最终稳固。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建立起的伊斯兰共和国首先通过宪法

确定了伊斯兰教的地位，巩固教派认同，有意淡化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根据伊

朗宪法，伊朗人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有学者将其描述为宗教多数派和宗教

少数派。① 伊斯兰共和国在宪法中明确赋予了全部什叶派伊朗人和部分非什叶

派伊朗人权利，②以此加强以教派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同时，伊朗宪法中使

用的“族群”概念更加强调不同民族间的非政治性差异，如语言、文化和习俗等，

并且少数族群不享有任何自治权。由于伊朗约 99%的人口是什叶派穆斯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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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层面上很难以族群分类的方式来划分伊朗的多个族群。什叶派宗教信仰给

伊朗不同族群“提供了向心基础，在不同的族群之间形成了深厚的宗教认同，进

而沉淀为超越族群界限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①

从萨法维王朝确立伊斯兰教什叶派为伊朗国教以来，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已

成为最忠诚的什叶派穆斯林。因此，宗教是阿塞拜疆人与波斯人集体认同的基

础，其地位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制度和法律中被巩固和加强。

(二)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国家认同

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是基于文化认同而表达出来的政治上属于某一

国的意识。② 伊朗阿塞拜疆人对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文化的认同成为其与伊朗

其他族群和谐共处的文化基础。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

基础进行国家建构，以促进族群间融合。

首先，波斯语的广泛使用强化了伊朗各族群的国家认同意识。语言是构建

国家认同的基础。伊朗宪法规定伊朗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但所有族群都可以

自由使用其民族语言。根据伊朗法律，所有族群都拥有出版报纸和广播电台节

目的权利。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所有的官方文件均使用波斯语，学校、政府机

关和大众传媒等也均教授和使用波斯语。这在实际操作层面限制了其他语言的

使用，强化了波斯语的地位，有利于各族群从语言中找到共性，也方便国家对各

族群的统治。伊朗阿塞拜疆人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占伊朗境内突厥语族人

口的 85%。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语言文化的不断交融，伊朗阿塞拜疆人如今使用

的突厥语已融入了波斯语成分。

其次，伊朗对阿塞拜疆地区的分化重组使得该地区人口构成已日趋分散化

和复杂化，地方权力也被削弱。伊朗自巴列维王朝时期便担心其境内的阿塞拜

疆民族独立运动，从而对阿塞拜疆人采取同化政策。1946 年阿塞拜疆发生独立

运动后，巴列维王朝为遏制分离势力，将南阿塞拜疆地区划分为南阿塞拜疆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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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全安: 《伊朗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0 年版，前言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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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阿塞拜疆省。1993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又通过立法在该地区建立阿尔达比

勒省( Ardabil) ，继续分化地方民族权力。自此，南阿塞拜疆这片土地变成如今的

伊朗西北三省。

(三)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族群认同

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具有一定复杂性。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最初表现为 19 世

纪下半叶开始的一场文化运动。当时，北部阿塞拜疆是沙皇俄国的一个省。由

于沙皇俄国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阿塞拜疆人开始争取民族和文化独立。阿塞

拜疆民族主义者主要通过文化活动方式传播阿塞拜疆民族主义，例如通过开办

学校传播世俗教育和新的教学方法，改革语言和字母表，开设阿塞拜疆图书馆和

阅读室，建立慈善和文化等公共组织，创办阿塞拜疆报纸和杂志等。由此，阿塞

拜疆人日益认识到彼此存在的文化和种族纽带并团结起来。随后，阿塞拜疆人

的文化运动转变为各种政治运动。阿塞拜疆杰出的知识分子利用法律允许的一

切手段维护阿塞拜疆人的社会和政治权利。阿塞拜疆人还成立了阿塞拜疆人民

阵线，试图把有不同倾向的团体聚集在一起，寻求摆脱苏联政府的僵化统治，追

求思想和表达自由。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影响了伊朗的阿塞拜疆人。阿塞拜疆人

民阵线承认苏联和伊朗之间的边界，但支持住在边界两边的阿塞拜疆人实现民

族统一，要求承认阿塞拜疆人是一个统一的实体。“我们( 阿塞拜疆) 分裂的国家

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应该恢复，建立直接联系( 探亲访友) 的所有障碍都

应被废除。”①

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至今，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民族运动便一直存在。

土耳其知识分子、企业家、前左翼分子和幻想破灭的伊斯兰主义者在阿塞拜疆人

身份的政治化和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② 如今，伊

朗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焦点是争取伊朗政府取消对阿塞拜疆人文化活

动的限制、给予阿塞拜疆人自由使用突厥语的权利以及一定的经济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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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伊朗阿塞拜疆人也并非完全是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支持者。靠近伊

朗政治中心地区的阿塞拜疆人对其宗教身份和国家的认同感较高，而远离政治

中心以及处于偏远贫困地区的阿塞拜疆人则倾向于不接受宗教神职人员的监

督，也反对伊朗伊斯兰政权将伊斯兰教信徒等同于波斯人。①

总体上，在伊朗法律以及长期同化政策下，伊朗阿塞拜疆人呈现三重身份认

同，即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穆斯林教派认同、国家认同和阿塞拜疆人的族群认同。

这三重身份认同在不同时期会发生次序变化，对伊朗产生不同影响。

三、伊朗阿塞拜疆人身份的变迁与身份政治

如前文所述，伊朗阿塞拜疆人拥有三重身份认同，因此作为跨界民族，其政

治效忠状况较为复杂。首先，各群体在后霍梅尼时代开始为自我存在感寻找新

的归宿，族群矛盾也由此逐渐显现。其次，伊朗民众中存在反教权主义和追求世

俗生活的倾向。在伊朗阿塞拜疆人中，这主要表现为教派身份对年轻人群体吸

引力下降和年轻人群体对伊斯兰政权认同感的减弱、国家认同意识有所缺失以

及族群认同的不断上升。② 新一代伊朗年轻人成长在全球化与互联网发达的时

代，网络使其可以绕过政府管制，通过数字、音频和视觉媒体等方式了解外界，与

外界交流并表达自己。③ 在世俗化与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日益城市化、年

轻化和知识化的社会结构使得更多的伊朗人本能地倾向于现代的和世俗的价值

观，这“与严厉的中世纪式的神权制度格格不入”。④ 青年人的宗教认同趋于淡

·341·

身份政治:伊朗阿塞拜疆人的身份重构与伊朗的周边外交

①

②

③

④

Daniel Heradstveit，“Azerbaijani Ethno-nationalism: A Danger Signal for Iran，”https: / /www． mei． edu /pub-
lications /azerbaijani-ethno-nationalism-danger-signal-iran．

国家认同意识是指因热爱住在国而将其认同为自己祖国的意识。这种国家认同意识以文化传统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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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昭根: 《伊朗百年颠簸改革路》，《南风窗》2009 年第 14 期，第 78 页。



化，他们更加追求认同现代性和多元化的意识形态。①

(一)族群认同意识逐渐增加

族群民族主义( Ethnic Nationality) 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或力量，它从种族

特征出发，谋求实现某些社会政治和民族要求”。② 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族群民族

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本群体语言文化权利的追求及由此开展的相关运动。

伊朗阿塞拜疆人属突厥语族，除了借用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外，与北方

阿塞拜疆人使用的语言完全相同。由于巴列维王朝禁止在公共场合及学校使用

和教授突厥语，推广使用波斯语，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民族文化权利受到较大限

制。但突厥语依然是伊朗阿塞拜疆人日常使用最多的语言，其优势地位较难被

波斯语完全取代。这使得阿塞拜疆族这一族群身份以及对这一身份的认同得以

在伊朗阿塞拜疆人中延续。

如今，更多的伊朗阿塞拜疆人将自己称为“untarafi”，即“人在对岸”。③ 伊朗

阿塞拜疆人追求民族文化权利的运动日益频繁化和激进化。这主要表现为“足

球民族主义”( soccer nationalism) 。例如，大不里士“拖拉机”足球俱乐部( Tractor

Sazi) 的阿塞拜疆裔球迷与波斯裔球迷之间存在频繁的冲突。激进的阿塞拜疆裔

球迷已成为伊朗阿塞拜疆人突厥语使用的倡导者。在比赛期间，要求用突厥语

教学的匿名海报，甚至是阿塞拜疆国旗出现在赛场。④ 阿塞拜疆裔球迷打出带有

政治色彩的口号标语，如“阿塞拜疆是我们的，阿富汗是你们的”; “阿塞拜疆万

岁，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万岁”; “大不里士、巴库、安卡拉———我们的道路与波斯

人的不同”等。

语言作为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族群意识的演变。

跨界民族可能带来沟通冲突与语言安全风险，冲击所在国本土语言的通用性。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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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激进阿塞拜疆人对本族语言使用权的追求，影响了伊朗其他阿塞拜疆人的

族群意识，长远发展则不利于伊朗国家认同的构建。

(二)寻找新身份以表达不满情绪

伊朗国内的经济困境和分离政治可能引起族群矛盾。伊朗的经济困境导致

社会严重分化和全国各地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增加。同时，在伊朗制度中逐渐

形成了一种分离政治( fractionalized politics) 。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财富、教

育和政府工作等机会的获取首先取决于公民的族群或宗教，如波斯人或者什叶

派，而非平等的国家公民身份。这种不平等的身份选择产生了排他性，使得少数

族群向上流动的渠道受到阻碍，导致族群意识增加，减弱伊朗的社会凝聚力。此

外，环境问题有时也会成为矛盾的来源并被政治化和安全化。例如，乌尔米亚湖

产生的环境保护问题引发伊朗阿塞拜疆人的不满，①并被激进的阿塞拜疆民族主

义者政治化和安全化。类似“乌尔米亚湖快死了! 伊朗正在发布死刑”和“阿塞

拜疆万岁”等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标语出现在街头。②

在此背景下，伊朗阿塞拜疆人开始寻找新的身份和忠诚来源，如阿塞拜疆民

族主义，并将其作为表达不满或谋求更大利益的工具。如今，新型全球化社会精

英阶层开始出现并在国内社会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伊朗阿塞拜疆人中的精

英能借助自己掌握的文化和社会资本重新定义和加强伊朗阿塞拜疆人的阿塞拜

疆特性，打破现有族群政治。拥有更多地方资本的伊朗阿塞拜疆人则领导了阿

塞拜疆的权利运动。③

总体上，伊朗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具体问题的反应。

目前，伊朗阿塞拜疆人尚未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没谋求实质意义上的分

离，主要是以追求语言文化权为主的温和族群民族主义。但随着言论自由、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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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新闻自由等价值观的输入，伊朗阿塞拜疆群体的自我意识正在加速发展。

在未来某些情况下，这一意识有政治化加剧的风险。如果这些群体不追求集体

的政治权利，冲突则不易被引发，一旦他们力图捍卫自己的集体政治权利或旨在

实现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的转变，那么这一权利的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不均

衡的局面及其互动过程容易诱发政治安全风险。①

四、伊朗阿塞拜疆人身份认同重构的跨境影响

伊克拉姆·阿扎姆认为，国家安全不仅是军事力量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

和意识形态的问题。② 伊朗阿塞拜疆人身份认同的转变是在伊斯兰共和国建构

的教派认同对伊朗青年一代逐渐失去吸引力的背景下，沿着族群路线动员起身

份政治的过程。这种族群认同可能成为分裂的驱动力，对既有国内秩序产生影

响。同时，伊朗阿塞拜疆人作为跨界民族，其跨界特征将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影响被不断放大，不仅影响伊朗国内

民族团结和稳定，而且影响伊朗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甚至成为外国势力干预

伊朗国家内政、培养代理人的手段。伊朗与阿塞拜疆的关系史表明，在亲缘国和

所在国关系不和睦时，跨界民族可以成为影响亲缘国和所在国关系的重要变

量。③ 因而伊朗阿塞拜疆人身份认同的转变对伊朗的内政和外交均产生影响，迫

使伊朗进行国内—国际双重博弈( 见图 2) 。

(一)加深伊朗与邻国阿塞拜疆的安全困境

伊朗阿塞拜疆人是伊朗与阿塞拜疆交往的纽带，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两国互

不信任的来源。族群身份是影响政治招募或动员的重要因素，因而跨界民族可

以成为一种政治资源。1992 年时任阿塞拜疆总统阿布拉法兹·埃尔奇贝( Abul-

faz Elchibey) 提出居住在伊朗的阿塞拜疆人的问题。他大肆宣扬“泛突厥民族主

·641·

《国际关系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王军、黄鹏: 《跨界民族的安全问题———类型、成因与限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 5期，第 88页。
Ikram Azam，Pakistan's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A Study in Opinions and Points of View，Ｒawalpin-

di Cantt． : London Book Co，1986，p． 3．
王军、黄鹏: 《跨界民族的安全问题———类型、成因与限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 5期，第 84页。



义”，强调以“大阿塞拜疆”( whole Azerbaijan) 的领土统一为基础，谋求统一阿塞

拜疆，恢复包括伊朗部分领土在内的“历史领土”。① 这成为阻碍伊朗与阿塞拜疆

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伊朗担心邻国阿塞拜疆利用族群关系鼓励或支持伊朗阿

塞拜疆人的独立运动，倡导“大阿塞拜疆主义”，以及利用“民族牌”向伊朗施压。

国家间安全困境会将所在国跨界民族群体和相关跨界民族群体安全化、威

胁化。② 伊朗将本国的阿塞拜疆人视为一个潜在的安全威胁，担心其成为阿塞拜

疆实现领土主张的一个“筹码”，从而防止本国阿塞拜疆人出现任何分裂意图。

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伊朗与阿塞拜疆的关系。伊朗在阿塞

拜疆独立后迅速与俄罗斯结盟，随后又阻止阿塞拜疆区域能源项目的实施，以防

止其综合国力的提升激起伊朗阿塞拜疆人与阿塞拜疆联合的诉求。

图 2 伊朗阿塞拜疆人身份认同发生转变的内外影响示意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二)增加伊朗的地区不安全感

伊朗与阿塞拜疆因跨界民族问题导致的不信任可能影响伊朗的地区安全感

知。伊朗担心域外国家和地区强国利用阿塞拜疆领土对伊朗进行渗透和干预，

威胁伊朗国家安全。

1．阿塞拜疆与以色列的准盟友关系引起伊朗担忧

阿塞拜疆与以色列在历史上有着友好关系。自 1992 年 4 月以色列和阿塞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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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扩大和加深。① 阿塞拜疆国内没有强烈的反

犹主义，且其境内现居住着一部分德裔犹太人。②

以色列和阿塞拜疆在经济利益、能源安全、军事供应和应对伊朗威胁等方面

存在共同利益。尤其在共同应对伊朗方面，阿塞拜疆和以色列之间开展了密切

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阿塞拜疆从以色列进口武器，与以色列探讨如何利用阿塞

拜疆空军基地和无人侦察机帮助以色列战机进行远程攻击。③ 从两国武器交易

量看，阿塞拜疆是以色列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的数据显示，2014 ～ 2018 年期间，阿塞拜疆是以色列武器的第二大买家，占以色

列武器出口的 17%。④ 从武器级别看，以色列出口给阿塞拜疆的武器级别较高。

在南高加索和里海地区，阿塞拜疆是以色列国产哈洛普神风无人机的唯一买

家。⑤ 2019 年，阿塞拜疆从以色列电子公司埃尔比特系统公司( Elbit Systems) 购

买 SKY前锋无人机，这也是该无人机的首个出口协议。此外，以色列获准进入阿

塞拜疆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可以用来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空袭。⑥

伊朗担心以色列借助与阿塞拜疆的紧密关系威胁伊朗安全。“阿塞拜疆将

成为以色列情报工作的中心。我们在这里的存在是安静的，但却是实质性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增加了我们的军事存在，这使我们非常接近伊朗。”⑦伊朗

还担心以色列借“民族牌”破坏伊朗的稳定。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民族分离主义

者可以通过以色列的援助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行动。“除了直接的军事打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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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任何手段都应该从内部削弱伊朗，为政权更迭铺平道路。”①2011 年 8 月伊朗

少将哈桑·费鲁扎巴迪曾指责阿塞拜疆将自己变成了以色列的前哨基地。②

2．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关系引发土伊关系危机

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开始寻求加入“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

集团”。③ 阿塞拜疆独立后，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关系迅速得到发展。两国不仅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结成战略联盟，在语言、文化和历史方面也有紧密联

系。土耳其国内政治派系普遍认为两国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④ 在政治上，

土耳其给予阿塞拜疆的阿里耶夫政府极大支持，如在纳卡问题上始终支持阿塞

拜疆。在文化上，两国合作紧密。土耳其对阿塞拜疆引进拉丁字母的计划表示

支持并提供教科书。同时，在阿塞拜疆也可以收看土耳其电视频道。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和应用，两国民众的文化联系更加紧密。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的联盟关系引起伊朗高度警惕，尤其在涉及阿塞拜疆民

族问题的言论和做法上，伊朗态度强硬。2020 年 12 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因

在巴库的阅兵式上朗诵了涉及阿塞拜疆与伊朗主权问题的诗而引起伊朗强烈不

满。伊朗认为这首诗是对伊朗领土主权的曲解。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对此表示

愤慨，称这首诗煽动了伊朗阿塞拜疆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表示“伊朗不允许任

何人干涉其领土完整”。⑤ 同时，伊朗民众也聚集在土耳其驻伊朗大不里士领事

馆门前，对埃尔多安的言论进行谴责。

在后冷战时代，“亲缘国综合征”的现象日益凸显。随着冲突的不断加剧，各

方都试图获得属于本文明的国家和集团各种形式的支持。⑥ 因此，随着阿塞拜疆

民族主义政治化，外部势力更有可能打出伊朗阿塞拜疆这张牌，以削弱伊朗。而

且，一些外部势力打着人权的旗帜破坏国际法准则，插手他国跨界民族问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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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复杂化和国际化，以此获取战略利益。例如美国多次指责伊朗政府侵犯其

国内少数族群人权，①并对伊朗实施“人权围困”。

五、伊朗阿塞拜疆人身份重构与伊朗外交调整

外交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随着伊朗逐渐陷入内外困境，伊朗意识

到跨界民族带来的问题可能会使本已被动的局面更加恶化，因此有意采取更加

务实的外交，避免与他国对抗。为了保障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在与阿塞

拜疆交往时奉行更加温和务实的“世俗”外交，②即伊朗针对阿塞拜疆的外交政策

从宗教主导转向世俗政策，宗教只被用来加强与阿塞拜疆的文化联系，而不用于

输出伊斯兰革命。③ 伊朗与阿塞拜疆开展政府间高层交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

文化等方面加强互动，以增加互信，形成相互依存关系。

(一)以睦邻政策维护民族团结

随着伊朗阿塞拜疆人身份政治的兴起，为防止国内问题外溢，伊朗以谈判、

对话和合作等方式解决同阿塞拜疆存在的问题与分歧。伊朗有意通过加强与阿

塞拜疆的联系对冲民族主义的冲击。尤其自鲁哈尼担任伊朗总统后，伊朗全面

调整对外战略，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与地区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外交准

则，通过建设性互动，改善伊朗内外困境，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1．加强经济合作，缓解制裁压力

鲁哈尼上任后，伊朗“搁置”与阿塞拜疆的民族矛盾，与阿塞拜疆开展建设性

互动，两国关系由此大为改善。这在经贸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见表 1) 。而且，

自 2015 年以来，两国元首举行了 12 次会晤，达成多项重要合作文件。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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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阿塞拜疆对伊朗进出口贸易额( 2015 ～ 2019 年)

年份 出口(万美元) 进口(万美元) 总计(万美元)

2015 13，900 9，038 22，938

2016 4，684 15，477 20，161

2017 1，679 23，971 25，650

2018 3，123 41，476 44，599

2019 4，113 45，263 49，376

图表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自制。

目前，伊朗和阿塞拜疆正寻求发展非石油经济、整合区域交通网络和促进互

利商业项目的途径。两国在运输、交通、旅游、投资、能源和信息通信技术等经济

领域广泛合作。2015 年，伊朗、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将在

2020 年前同步三国电网。在运输和过境领域，伊朗和阿塞拜疆合作建设的南北

国际运输走廊已取得重大进展。该走廊包括阿斯塔拉—阿斯塔拉铁路( Astara-

Astara railway) 、阿斯塔拉查伊河铁路桥建设和阿斯塔拉( 伊朗) 货站和储罐建设

等。这将有利于发掘阿塞拜疆和伊朗的过境运输和贸易潜力。伊朗和阿塞拜疆

已经同意在 2019 年 5 月实施电子铁路运输试点项目，以使两国之间的运输业务

完全电子化。此外，自两国关系改善后，旅游业也迅速发展，成为两国关系发展

的加速器。近几年，两国人员往来数量不断增加。阿塞拜疆国家统计委员会公

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共有 490 万阿塞拜疆人出境游，其中 33． 6%前往伊朗，主

要是出于医疗和宗教原因。① 阿塞拜疆的许多人还从伊朗中转到伊拉克的卡尔

巴拉和纳杰夫等什叶派朝圣地。②

2．扩大政治交往，维护民族团结

伊朗和阿塞拜疆均有强烈的政治合作意愿。伊朗期望借此增强与阿塞拜疆

的战略互信。在安全方面，2005 年两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2007 年，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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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一项媒体合作协议，双方承诺不播放针对邻国现行政权的敌对内容。①

2018 年，两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签署

《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解决各国围绕里海问题长期存在的矛盾。

阿塞拜疆经济部长沙因·穆斯塔法耶夫部长强调，阿塞拜疆与伊朗的友好

近邻关系已达到一定战略高度，并强调两国还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了成功的

合作，为区域发展作出了贡献。② 鲁哈尼也赞扬两国之间的合作，并强调两国在

安全和发展领域相互依赖。③ 伊朗外长扎里夫也表示，“伊朗将阿塞拜疆的安全

和发展视为自己的安全和发展，伊朗的利益在于与巴库的密切关系。”④

由此可见，改善并保持与阿塞拜疆的合作关系，不仅是伊朗应对国内阿塞拜

疆人族群民族意识增强和维护伊朗国内族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营造稳定的

周边环境的重要保证。

(二)在对什叶派教派认同的培养上保持“克制”

阿塞拜疆政权的世俗性让伊朗担心其文化软实力向伊朗外溢并引发意识形

态和政治风险。阿利耶夫政府曾低调支持伊朗阿塞拜疆的分离主义运动，甚至

曾接待了这些运动的一些重要成员。此外，阿塞拜疆还支持伊朗境内的阿塞拜

疆学生协会，并主办伊朗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积极分子的会议。⑤

与此同时，伊朗也利用阿塞拜疆的什叶派教派认同向阿塞拜疆施加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伊朗支持阿塞拜疆保守的亲伊朗什叶派神职人员和 1991

年成立的伊斯兰党( IPA) 。伊斯兰党旨在将阿塞拜疆转变为与伊朗类似的什叶

派神权国家。该党在世俗的阿塞拜疆社会中没有引起太多共鸣，但在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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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受到广泛欢迎，在阿塞拜疆什叶派群体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以看到，伊朗利用阿塞拜疆的亲伊朗什叶派团体向阿利耶夫政府施压。这既

可以防止阿塞拜疆世俗主义的传入，又可以扩大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影响力。

但在总体上，为了避免阿塞拜疆利用民族主义来防范伊朗“输出革命”，伊朗

在交往过程中尽量淡化教派认同。

(三)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维持平衡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均是伊朗的邻国。伊朗在战略上支持亚美尼亚，

以平衡阿塞拜疆，因为阿塞拜疆可能被以色列、美国和土耳其用作反对伊朗的前

沿阵地。但为了顾及国内阿塞拜疆人的民族情感，伊朗并非完全支持亚美尼亚。

受相关重大事件影响，跨界民族群体成为社会安全威胁。① 当阿塞拜疆发生

重大事件时，伊朗阿塞拜疆人将会给予一定关注。若伊朗政府处理不善，阿塞拜

疆人之间的族群认同联系可能会导致伊朗阿塞拜疆人对伊朗政府的不满，甚至

上升为政治认同与活动，从而对伊朗政府将造成较大压力。因此，伊朗政府不得

不顾及国内阿塞拜疆人的民族情感，防止激起国内阿塞拜疆人强烈的族群认同

感和民族分离主义。

伊朗在 2020 年 9 月纳卡冲突再次爆发时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其平衡外交。在

纳卡问题上，伊朗需要面对来自国内阿塞拜疆人的压力。冲突爆发后，在阿达比

尔、大不里士和乌尔米亚等伊朗西北部城市，伊朗阿塞拜疆人涌上街头表示对阿

塞拜疆的支持。抗议民众要求伊朗政府关闭伊朗与亚美尼亚的边界，防止伊朗

向亚美尼亚运送武器和物资。② 为了缓解国内阿塞拜疆人的不安，伊朗表示承认

并尊重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否认伊朗向亚美尼亚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③ 伊朗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地方代表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伊朗支持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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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主权。① 此外，伊朗还积极参与纳卡问题的解决，在亚

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进行调节。

总体上，伊朗淡化与邻国的族群问题，通过强调其地理位置优势以及与邻近

地区的文化社会共性帮助伊朗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增

加与邻国的共识。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伊朗今后的两大主要任务是专注

于经济事务和加强与邻国和地区的关系。②

六、结 论

随着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族群身份认同向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转变，文化民族

主义运动逐渐频繁的出现在伊朗社会之中。本文从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多维身份

认同出发，探析伊朗阿塞拜疆人的身份重构及其对伊朗内政与外交的影响。

虽然当前民族因素是影响伊朗外交的非主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作

为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少数民族要求独立并发动分离主义运动的案例屡见不鲜。

民族因素始终是涉及伊朗国家安全与统一的重要因素，因此伊朗历代政权对此

高度关注。此外，作为跨界民族的少数民族，伊朗阿塞拜疆人身份认同的变迁会

扩大国内问题并使其外溢，还可能使伊朗阿塞拜疆人成为西方一些喜欢打“民族

牌”的国家干涉伊朗内政的工具。为此，伊朗对内加强对跨界民族的身份构建，

强调教派认同和国家认同，对外采取务实的平衡外交，积极调解地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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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As a long-term，systematic and sustainable project，China's One Belt One Ｒoad
Initiative requires a more 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cooper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acceptance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n Mid-
dle Eastern countries，China is able to proactively select partners． Therefore，while
continu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major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China will moderately
enhance its cooperation with small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
ges，so as to mak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un-
der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smo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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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Identity Politics: The Identity Ｒeconstruction of Iranian Azerbaija-
nis and Iran's Peripheral Diplomancy
Abstract: Cross-border ethnicity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that affects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s a multi-ethnic country，Iran's border areas are composed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The existence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has not only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of Iran's internal ethnic relations，but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Iran'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is，this article takes
the Azerbaijani ethnic group，the second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Iran，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how the Iranian Azerbaijani ethnic group become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Iran's foreign exchanges，and then explores how Iran build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
ing countries． Ｒesearch finds that Iranian Azerbaijanis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which
can have geopolitical influences． Iran has downplayed the ethnic identity of Azerbaija-
nis ，strengthe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on common Shia beliefs，and
maintain national unity with a good-neighborly policy． Externally，Iran pursues a prag-
matic and balanced diplomacy to prevent the division policy and wedge strategy of hos-
tile countries． These measures on the one hand resolve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domes-
tic Azerbaijanis，on the other hand，they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Iran to build a
stable and harmoniou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o ensur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its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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